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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长工作在千湖之省且有长江汉水流过的湖北，从来就
没有过缺水的概念。早年看过张艺谋演的电影《老井》，才知
道缺水地区人们的困窘。曾写过一篇千字文《节水模范贾平
凹》，说老贾上完厕所后，只要旁边还有其他人，他都要别人也
去上一次，他好一起冲水，免得浪费。我当时写这短文的心
境，可能有一种揶揄，现在看来，自己不厚道。老贾的这种节
约用水精神，是如今浪费水资源几近成水盲的人们的榜样，是
应该大力提倡的。

中国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曾看过
一个报道，全国600多个城市有半数以上属于联合国人居环境
署评价标准中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干旱的北方，耕
地面积占全国60%以上，人口占45%以上，但人均、亩均水资源
量仅为全国平均值的16%和14%，五分之一都不到。由于长期
干旱缺水，不得不过度开发利用地表水、大量超采地下水、不
合理占用农业和生态用水以及使用未经处理的污水，造成黄
河下游断流频繁，淮河流域污染严重，海河流域基本处于“有
河皆干、有水皆污”和地下水严重超采、地质灾难随时可能产

生的严峻局面。这些都是我参加中国作家南水北调工程采风
活动了解到的情况。

我读到上面这些资料时，我决定要努力当一个节水的模
范。

那年参加南水北调采风，过河北邢台，令我再次认识到水
资源缺乏的可怕未来。邢台号称百泉之城，“环邢皆泉，遍野
甘露溢，平地群泉涌”。但随着人口激增，城市规模扩大，工业
化的加速发展，地下水过度使用，用水需求远远超过了区域水
资源承载能力，邢台地下水位每年以5至6米的速度下降。百
泉断流了，地下水位已降至100米以下，到了危险的边缘。在
一个叫狗头泉的公园里，我看到的只有开挖的黄土，没有看到
泉水。在河北邯郸，我用电烧壶装了宾馆的自来水烧开水泡
茶，一杯绿茶泡得不见了绿色，倒见了杯中不少浮沉物，茶喝
到嘴里，味道极差。据介绍，北方有700万人在长期饮用高氟
水与苦咸水。在整个采风的途中，我仿佛听到，中国北方在喊
渴，北京在喊渴，天津在喊渴……中国北方的大地，在静夜里
发出了声声呼唤：水！水！清泉水！我记得中信出版社出版
的《大水荒：水资源大战与动荡的未来》一书中，有这样一句
话：“我们亟须重新思考水，因为水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

我国历来都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经过数十年的论证，
几代人的努力，在100多种方案的基础上，2002年12月国务院
批准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一幅南水北调的宏伟蓝图
终于绘成。在长江的下游、中游、上游规划三个调水区，形成
南水北调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路。三条调水线路，与
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连接，构成了我国中西部地区水资
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总体格局。这是一个伟大
的工程，实施这一伟大工程，须举全党之力全民之力才能完
成。这一伟大工程，吸引的眼光和牵动的神经可是整个中华
民族啊！这也是惊动世界的一个辉煌举动。

二

我参加的采风团走的是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团城湖
位于北京海淀区四季青镇玉泉村，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终
点，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后，远涉1277公里而达的清波浩渺的
水，进入容积127亿立方米的调节池，再根据需要分送至北京
市内的各个水厂或存放在水库里。站在团城湖的明渠广场
上，看着横卧在明渠终端一座石碑上镌刻的“南水北调”四个
大字，我突然就有了一种亲切感。一股从长江汉水流过来的
水，在扬起波浪，向我这个在长江汉水边长大的湖北老乡打招
呼呢。

我们是从北京团城湖出发的，沿着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
所经过的省份和城市南下。我想组织者这样的安排，其意深
矣。我们逆渠而上，去采访、拜谒、寻找源头。朱熹曰：“问渠
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南下朝拜给京津送水的
源头。

南下，南下，我们走邢台，宿邯郸，过郑州，访邓州，跨河北
河南两省，进入湖北地界，在第七天里到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的源头丹江口市。在邢台，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穿城而过，我
们看到建在干渠上六座设计风格各异的景观桥；在邢台市与
沙河市交界处，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以倒虹吸式穿过南沙河。
在邯郸，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与青兰高速公路连接线交叉，干
渠以渡槽形式凌空而越。在郑州西30公里孤柏山湾处，南水
北调中线总干渠在这里由地面一下钻进黄河底部，然后从黄
河北岸爬起来，与北去的明渠连接。这是南水北调中线的一
个关键性工程，1277公里总干线的咽喉。南来的水不能与黄
河水交叉，要保持水质的纯净，那就从黄河底下通过。穿黄工
程全长19.3公里，穿黄隧洞为双线有压输水隧洞，内径7米，采
用新型预应力复合衬砌结构，单洞长4250米。这一投资大、难
度大，穿越大江大河的工程，历时5年才完成。

在邓州，我们听了邓州人民当年修建南水北调中线总干
渠渠首工程的介绍，然后再到淅川的陶岔，看了渠首大闸和闸
后连通水源地丹江口水库的4.4公里引渠。最后，我们从邓州
再往南20公里到达了丹江口市。

回到了湖北，我是要认真仔细地了解一下湖北人民给南
水北调工程作了些什么贡献的。

湖北丹江口市，是丹江口水库的主要库区，也是核心水源
区和大坝加高工程所在地。丹江口水库首期工程始于 1958
年，完成于1973年。首期工程，丹江口水库淹没湖北均县、郧
阳两座古县城，淹没耕地29.7万亩，移民安迁28.7万人。2002
年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后，丹江口水库大坝由160米加高到
176.6米，再次淹没158.7平方公里，涉及十堰5个县市、29个乡
镇，淹没耕地12.5万亩，移民安迁18.2万人。

数据表明，湖北人民为南水北调工程作出了重大的牺牲
和巨大的贡献。我为我的乡亲们感到自豪和骄傲。

三

丹江口大坝位于湖北丹江口市境内的汉江干流与其支流
丹江汇合口下游约800米处，大坝加至176.6米高后，坝顶长
3442米，丹江口水库面积达1052平方公里，相应库容290.5亿
立方米，总库容达339亿立方米。丹江口水库号称亚洲天池，
是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中国重要的湿地保护区、国家级生态
文明示范区，由汉江库区和丹江库区组成，秦岭山脉和神农架
大山的溪水通过汉江支流汇入库区。长江水文局汉江水环境
监测中心报告显示，丹江口水库水质良好，且有硬度低、溶解
氧充足等优点。按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综合评估，是全国水
质最好的大型水库之一，完全可以满足城市生活及工业用水
的水质要求。

我站在丹江口水库的巍巍大坝上，面朝北方，眺望我们刚
刚走过来的迢迢千里总干渠，那是数万建设者们精心打造的
高标准全混凝土浇筑的长河。这条蜿蜒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条
全新长河，也许是可以与古长城媲美的工程。

我站在丹江口水库的巍巍大坝上，看到我脚底下那一库
苍苍茫茫的清水，浩荡奔涌，深蓝如海，碧绿如镜，有一种肃然
的感觉从心头升起。这里是源头，这里是起点，这一库生命之
水从陶岔渠首大闸起步，沿着一条混凝土浇筑的1277公里长
河，向北流去。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了，那一渠清泉欢快地、袅娜地、
坦荡地、活泼地、自信地、坚定地、深情地、爱意氤氲地、充满激
情地向北流去。她与中原大地相拥，她与燕赵大地相拥，她与
京津相拥，她用自己的身体，滋润中原滋润华北滋润京华。欢
呼吧，跳跃吧，流泪吧，唱歌吧，写诗吧，怎么样歌颂怎么样庆
祝都不为过。

流淌在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的水啊，是条舞动在五千年
历史中的碧色龙，是条飘动在中华大地上的绿绸带，从此以

后，她的流动不会停止。可是，得到了碧水清泉滋润的北方，
干渴之后得到甘露的人们，你们是否还记得给你们千里送水
的人们？流淌在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的清泉，是有生命有情
感有无尽爱意的水，她是被一种无私、牺牲、奉献精神牵引着
流向北方的。

引水北上他是谁？写这篇短文时，我梳理着我的采风笔
记，我阅读着有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头移民及大渠建设者
们的材料，回忆在采风过程中听到讲述者讲到动情处时也陪
着流泪的情形，我想我一定要努力让读者知道谁是牵引着这
股清泉北上的人。

四

南水北调工程，始于一个伟大的构想。1952年10月，毛
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在黄河南岸的郑州邙山，望着山脚下滚滚
东去的黄河水，以诗人的想象、政治家的胆略说：南方水多，北
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是可以的吧！从1952年10月到
2002年12月南水北调工程开工，50年里，几代人论证、研讨、
规划、准备，打基础，有多少人付出了心智、劳动与血汗？历届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关注这一问题，科学家们进行了多番论
证，水利部门进行了多次规划设计，都付出了极大的辛劳。

丹江汉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为了建设丹江
口大坝，均县、郧阳两座古城和河南淅川的几十个乡镇，世世
代代居住在此的湖北、河南的人民，他们放弃数十万亩良田好
地，告别家园，离乡背井，远迁他乡。为了让出家园蓄水北调，
两省一次次移民，涉及近百万人。特别是丹江口水库大坝加
高工程开工后，库区水位升高，湖北、河南两省要再次移民
34.5万人。这次移民人数多，要求从2010年3月开始，到2013
年9月全部完成搬迁，时间紧，任务重。移民工作是天大的事，
从中央到地方，群策群力。关于湖北、河南两省移民，国内有
数位作家写出了好几本感人的书。移民们如何对故乡难舍难
离，如何舍小家顾大局，如何千里迁徙乡愁不断，那是读来令
人落泪的故事。而负责移民工作的大量干部，那是宵衣旰食，
殚精竭虑，扑在任务上，做好每一家每一个人的工作。他们提
出的口号是“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他们的工作
方式是“5+2”“白+黑”“雨+晴”。据统计，湖北、河南两省负责
移民的干部共有18人倒在工作岗位上，他们的名字刻在了长
渠流经的大地上。

湖北丹江口市均县镇党委副书记刘峙清就是在搬迁移民
的过程中猝然倒下的。2010年开始，均县镇作为整体移民的
乡镇，任务之重冠丹江口市之首。刘峙清和他的战友们一开
始就全身心地投入。2011 年 4 月 1 日，刘峙清早上 5 时就起
床，在去镇政府的路上，就碰到来反映问题的移民，他将乡亲
们带到办公室，接受咨询、上访，和大家签合同，错过了吃早饭
时间，也忘了吃降血压的药。在办公室解决了所有问题后，刘
峙清又赶往20多里外的袁家店、马槽沟等几个村子听取建房
建议，察看安置现场，到下午2时才回镇政府匆匆吃了午饭，然
后又赶往丹江口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沟通十几个安置点的规
划事情。晚上9时20分，刚刚吃完晚饭，旁边的人说，早点回
去看看老婆孩子吧！刘峙清半个月没回家了，今天可以顺便
回去看看。他站起身，头痛欲裂，黄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他
下意识地想从口袋里掏降压药，却什么都没摸到，他倒在了岗
位上，丢下了90岁的老母、相濡以沫十几年的妻子和正上高中
一年级的女儿，年仅42岁。刘峙清的故事，后来被拍成电影

《汉水丹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感人至深。
我们的移民干部，累倒在迁安一线，他们没有时间生病，

挂着输液瓶也要继续工作。面对群众的误会和不冷静，受到
围攻谩骂甚至殴打，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的被围困在
瓢泼大雨中，仍然耐心地给群众做工作。河南淅川县老城镇
陈岭服务区干部安建成，负责区域内的425位移民离开故土。
为了让搬迁的车队能顺利进村，他指挥推土机平路，这时冲过
来一个手拿石块的老乡，说推土机铲到了他家的祖坟。原来
这位村民的祖坟被荒草掩住，推土机误蹭了他家的祖坟。“你
们不让死人安生，今天一定要让安建成给俺祖宗磕头祭拜！
不然，推土机进不了村！”这话让在场的乡镇干部和村民们呆
住了。安建成浑身燥热，男儿膝下有黄金，堂堂七尺汉子怎能
屈膝？现场却有上百双眼睛盯着他看。不能因为这事耽误搬
迁，影响南水北调。安建成没再犹豫，扑通跪在坟前，恭恭敬
敬地磕了三个头，大声说：“老人家，乡亲们要搬迁了，今天惊
动了您，我给您老磕头谢罪！”上百人的现场一片寂静，安建民
的这一跪，跪出了移民干部的高风亮节和一心为民的精神。
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推土机顺利进村了。

丹江水库源头近百万人民离家别土，数千移民干部为了
移民的安置而流血流汗，他们是千里送水到北方的人。

五

实际上，在20世纪50到70年代，就已经有很多人为这个
工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1958年9月丹江口大坝动工修建，
1973年建成，湖北、河南两省18个县117个公社的10万大军，
水利部配调的1800多名水电职工及技术人员，武汉水利电力
学院水工建筑系、施工系的毕业生200人，在深山里奋战了15
年。这其中有多少牺牲有多少血汗有多少故事我们可以想象
得出来。1969年1月26日河南陶岔渠首工程开工，当时的河
南邓县即现在的邓州市，先上民工2万人，紧接着又增添 2.2
万人，河南南阳、新野、镇平、方城、社旗、唐河6县共上4.2万
民工。这8.4万人自带口粮铺盖，自带简易工具，英勇奋战在
荒凉偏僻的工地上。他们喝的是泥巴水，吃的是红薯面，点
的是煤油灯，住的是烂草棚。1970 年 10 月南阳等 6 县 4.2 万
人奉命撤退，留下邓县 4.2 万人战斗到 1976 年。几近7年时
间，他们靠的是人海战术，一切靠人拉肩扛，仅邓县就付出了
伤残2287人和死亡141条生命的代价，终于建成深49米、宽
470米、长4.4公里的引渠和22米高的渠首水闸。当时民工们
开挖的土石方，若是筑成一米高、一米宽的长城，可以绕地球
赤道一周半。

丹江口大坝的修建和陶岔渠首的修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的基本工程，发生在20世纪的50到7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
国家的物资水平还很落后，机械化程度低，民工们劳动靠的是
血肉之躯，靠的是一双手两个肩和一身力气，他们付出的劳动
量不可计算。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当代的两位作家。一位是著名作家碧
野，他本是中国作家协会驻会的专业作家，丹江口大坝工程上
马后，他主动要求到丹江口深入生活，写出了长篇小说《丹凤
朝阳》，这应该是写南水北调工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在
此期间，他还写出了后来收入中学课本的散文名篇《情满青
山》，碧野最后落户湖北，成为我的同事与尊敬的老师，没再回

北京。还有一位是邓县籍的军旅作家周大新，他在给一本书
写南水北调工程的文集《穰原浩歌》所作序言中，说他当年作
为民工，也到陶岔渠首工程工地干过，这在一位作家的人生
经历中，也是难得的。还有一位被毛泽东主席称为才子的时
任湖北省委书记、丹江口水利工程指挥部政委的王任重，在
丹江口大坝截流成功时，曾赋诗一首：“腰斩汉江何须惊？敢
叫洪水变金龙，他年更立西江壁，指挥江流到北京。”也颇有
气魄。

20世纪中期丹江口大坝和陶岔渠首的建设者们，是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早期的建设者，也是一渠清水向北流的引领者。

六

2002 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上马后，那些在中原大
地，在燕赵大地和在京畿开挖千里长渠，修建为长渠配套的各
种设施的建设者们，那些让长渠跨公路、过城市、穿黄河、越大
野的劳动，比起20世纪中期近似原始的劳动，虽说多了现代机
械的使用，但时间紧任务重质量要求高，而且长期坚守工地，
那种付出也是巨大的。河南省水利一局南水北调方城6标项
目经理陈建国，带领项目部的400余名专业人员和1000多名
民工，奋战在7.55公里的渠道衬砌施工工地上。他们的标段
地质条件复杂，有5.5公里的膨胀土、1公里的岩石段、1公里的
淤泥带，施工困难。但他们创新施工，敢想敢闯敢干，发明了
许多施工的新技术，使得工程进度领先，成为国务院南水北调
办树立的标杆建设单位。标段刚开工时，陈建国要组建项目
班子，修建施工营地，修建沿渠道路，招聘人员，组织机械设备
进场，协调征迁与施工环境，每一项工作没他都不行。这期
间，陈建国的大哥和母亲先后去世，亲人病重，他都未能回去
看望，留下终生的遗憾。父亲75岁，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
老家的兄嫂带着子女外出打工，爱人带孩子住在漯河，也没法
照顾老公公。陈建国就把父亲接到工地上，给他办张饭卡，委
托门卫帮忙照料。陈建国带着老父修干渠成为佳话，他被评
为感动中原十大人物，获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入围2012感动
中国人物。

在采风团过郑州时，我见到陈建国，黑瘦黑瘦的，我和他
简单地聊了聊，他沙哑着嗓子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后，他要
在他建的渠道里装一瓶水，亲手洒在大哥和母亲的坟头，让长
眠在地下的亲人也尝尝甘甜的丹江水；再陪父亲到北京去瞻
仰毛主席，是毛主席当年提出南水北调的；他还要把爱人和儿
子接到项目部，用引来的丹江水做茄汁面，一家四口坐在长渠
旁，边吃茄汁面边看那一渠清水北去。

建设南水北调中线1277公里长渠的建设者和他们的亲
人，包括陈建国和他的亲人，他们也是一渠清水向北的引水
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国家共投资2200亿元，这是2002年正
式开工后的投资。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2014年12月12日14时32分正式通
水。为这一渠清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心智和汗水，甚至生
命。喝到从丹江口水库流出来的优质甘甜水的河南、河北、北
京、天津的人们啊，请你们永远记住引水滋润北方的人们，还
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让他们也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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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和“南水北调”，一个寓言故事，一个水利工
程。

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始终交织着对抗与和
谐的双重旋律。在这无尽的对话中，“愚公移山”与“南水北
调”脍炙人口，更是中华民族智慧与坚韧的鲜活展现。

寓言“愚公移山”，写的是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一位老者，面对着两座巍峨大山，非但没有退缩，反而
立下壮志，誓要以家族数代之力，移除这阻隔外界的天然屏
障。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的较量，看到了人
类在面对困境时，那份坚持与信念的力量。而“南水北调”，

则是现代中国人在面对水资源分布不均这一自然挑战时，所
展现出的智慧与创新。这项工程浩大繁复，跨越千山万水，
将南方的丰沛水源引入北方干渴之地，惠及亿万民众。与

“愚公移山”的寓言相比，“南水北调”更像是一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实践。它基于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通过科学规划
与技术创新，实现了水资源的合理调配与高效利用。

在科技正逐步重塑世界的当下，建筑平移技术已屡见不
鲜，南水北调工程历经十年，累计调水高达765亿立方米，惠
及人口超过1.85亿。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
的探索精神与无数人的辛勤付出。 （周璐）

从“愚公移山”到“南水北调”

创作谈

为给南水北调
作出奉献的人们树碑

□刘益善

今年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我曾
在南水北调中线正式通水之际，从北京团城湖出
发，沿南水北调送水大渠溯流而上，行程 1277 公
里，到达水源地丹江水库。我们走了北京、河北、
河南三个省市，回到湖北。沿途我们参观、访问、
考察，心中涌动着巨大的感动。北方严重缺水，喝
的高氟水苦咸水，地下水接近枯竭，人民的生活与
国家建设受到严重影响。一位伟人的一次构想，
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国家的高额投资，千万人的流
血流汗，他们无私的奉献，他们默默的牺牲，终于
让一泓清泉流向北方，滋润了干渴的大地。如果
说，当年北方有些枯黄暗淡，而今就是一片翠绿，
这是因为有了生命之泉，这是因为有了从南方送
来的水。

我是作家，到南水北调一线行走，我看到了那
清凌凌的渠水滚滚向北，我想要歌颂所有为南水
北调工程作出过奉献的人们。在水源地，我们的
人民为了让出水源，两个县沉入水底，几百万人离
开故土，把几代人住过的村庄，把祖坟山都留下
来，而移民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为了这一浩大
工程，为了北方人民喝上清泉水，有多少建设者日
夜奋战在现场。我们的一些基层干部，为做好移
民安置工作，而牺牲在岗位上。

我在这篇纪念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
的文章中所写的，远远不是他们奉献的全部，这些
为南水北调工程作出奉献的人，他们是要有更多
的诗文来记录的。我在文章中写到的碧野先生，
1960年为了写丹江水库工程，从北京到湖北落户，
深入丹江口大坝工地，担任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副
主任。碧野先生历经数年，写出了长篇小说《丹凤
朝阳》。丹江水库是为南水北调而建，碧野先生是
第一个写南水北调的作家。我有点小荣幸的是，
1977年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谢大光是由我
带到碧野先生家的，因而先生答应稿子给百花文
艺出版社，1978年《丹凤朝阳》在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先生的小说题目是多么的洪亮阳光啊！丹
江那一库清泉，像一只凤凰，朝向北方，朝向太阳，
给北方带去吉祥幸福，带去南方永久的绿色。

我的这篇小文，只是与碧野先生写南水北调
的应合。我们所有喝上南水北调大渠里的水的
人，都要记住为这一工程作出奉献的人。1277公
里的送水长渠，是一尊为南水北调作出奉献人的
卧地纪念碑。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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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益
善

刘益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仼
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杂
志社社长。发表小说、散文、诗歌600
余万字。组诗《闻一多颂》获《诗选刊》
年度诗人奖，小说《向阳湖》《东天一朵
云》获湖北文学奖，散文集《民间收藏纪
事》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长诗《向警予
之歌》获中国第六届长诗奖。有诗文译
介海外并选入中小学课本。


